
    

    早上，行者背著空背囊，踏上火車向羅湖去，只半個小時即到達，才五分鐘時間，順利過渡香港

及中國關口，檢查由機器運作，不用看關員臉孔，無須與任何人交談。才到深圳，行者順著電梯走下

地下鐵路，登上地下火車，不需十分鐘已到達「科學館」站。再乘電梯出路面，悠然自得往深圳購書

中心去。

    行者回想從前從新界家裡出旺角乃路臣街逛書店也需約一個小時的車程，如今往大陸逛書城也差

不多時間，這該謝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對於先搞好經濟，其他自然跟著改善的策略，不覺疑惑起來，

也許「共產思想」行得通吧！也許衣食足才知榮辱吧！

    偌大的深圳購書中心，足有五層高，佔地一萬多平方米，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井然有序，比乃

路臣街的齷齪書店，不可同日而語。行者以二小時挑了一叠書，付錢後放到空背囊裡，走到書店旁的

星巴克咖啡館裡，在它的露天茶座享受一杯熱咖啡及美食，伴以燦爛的陽光及遼闊的街道景象。

    行者將背囊的書全放到桌上，左挑一本看一點，再右挑一本看一些。不知什麼時候，一個胖個子

站在他身旁，側著臉定神看桌上的書，行者對胖個子道：「咦！你不就是『乃路臣』哥嗎？」

    「是！是！······你是『文藝青年』」，『乃路臣』哥努力回憶，望著行者，指指桌上的

書道：「好呀！你怎麼找到這本書呢？」

    「這是我特別要求他們訂的。」行者答：「讓我看看你的購書好嗎？」

    「可以，可以」兩人坐下交換看對方所購的書，安靜下來。

    「乃路臣街二樓書店最近發展如何？」行者首先發問。

    「唉！」『乃路臣』哥唏噓道：「從前盛極一時的乃路臣街書店此起彼落，真的是『有人辭官歸

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不知開了多少間，也關了多少間，有些虧了一點錢，有些虧得很厲害，從

此消失。能夠長期屹立不倒的寥寥無幾，也說不出是運道好還是本領高。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不是

『吊鹽水』便是賺不了多少錢。如今已不叫二樓書店，叫三樓書店，四樓書店，乃至十多樓書店。」

    「當然，連『乃路臣』哥你這樣傳奇人物也不開，又有誰有本領開書店呢？想當年你四起四落，

在圖書業界叱咤風雲，領導潮流，有誰不知？只可惜時不我與，能怪誰呢？」行者突然想起問：「教

書李往那兒？」

    「聽說他將身家全虧在書店後，跑到大陸，躲在窮鄉中繼續教書，生活相當清苦。」『乃路臣』

哥搖搖頭續道：「狂人梁的書店自從他在大陸搞學運被殺後，也關門了；道德鍾跑了去開淫書店；呆

李轉去做盜版書、盜版CD，沒有固定店鋪；阿珍去了開算命館，倒也盤滿鉢滿；學生華和他三個同學

跑了去炒股票，轉業前憤憤將書店所有書作廢紙賣掉；只有書法陳仍在賣二手書，吃飯，睡覺等日常

起居都在店內，皆因父親遺給他的房子，才撐到今天。」

    兩人沉默了一段時間後，『乃路臣』哥續道：「現在已沒人泡乃路臣街了，他們都跑到深圳來購

書。也難怪，這裡的書又多又便宜，環境舒適不在話下，且服務親切，看來大陸將取代外面的文化界。」

    「你以為文化可在一天建成嗎？」行者問：「無疑大陸文化界發展得很快，但都是硬體上的。你

細看他們的出版，大都是翻譯、編輯、考據等缺乏創作性的出版，且沒有文采，就像他們的社會風氣

―硬；最要命的是長篇，我很佩服他們那來那麼多時間作長篇大論？」

    「看來我們仍有可為！」『乃路臣』哥沉思道：「難道我要在乃路臣街第五次起嗎？我們仍有優

勢嗎？那致命的租金如何克服呢？」

    「我們當然有優勢，不容取代。租金方面，我可代你付一半，你只需給我兩個書櫃，讓我自主去

銷售佛書即可。」行者心中默默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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